
 

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 

——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 

周 及 徐1 

【摘要】南路话与湖广话的21 条语音特点比较说明，南路话与湖广话的语音差别，是以中古音类为条件的，两种方言音系

内部结构不互相包容。比较南路话与湖广话的语音相似度，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分析南路话的9 条语音特征与湖广话对应关

系，更证明南路话不是湖广话在川西南地区演变的结果。南路话应是元末以前四川本地汉语方言在当地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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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四个方面讨论：一、湖广话和南路话；二、南路话与湖广话的语音特点比较；三、南路话与 

湖广话的相似度；四、从语音特征看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历史关系。 

一 南路话和湖广话 

“湖广话”是四川人对成都和重庆等地方言的俗称，一般指以成都和重庆两地的方言为代表的通行于成渝地区的方言。它

具有西南官话的共同特征，例如有四个声调、古入声字归阳平；也有自己的一些特征，例如不分平翘舌声母、不分鼻边音声母、

高元音后的后鼻音韵尾变为前鼻尾、调值相似等等。成渝两地方言之间差别很小，“湖广话”覆盖了东起万州西至成都岷江以

东的地区
①
。从地理位置上看，整个四川盆地，除去岷江西南以及沱江和岷江之间的部分，都是“湖广话”地区。从当地人对方

言的感觉上说，通常说的“四川话”就是成渝两地话为代表的“湖广话”，操这种方言的人被称为“湖广人”
②
。湖广话即成渝

地区方言，是明洪武及清前期移民的结果，前贤崔荣昌教授（1985：6-14）根据移民史资料已有论证，笔者（周及徐2011）对

此也有新的论证。 

“南路话”也是四川人对当地的另一种方言的俗称。“南路话”在指岷江以西及以南，特别是成都西南的都江堰、温江、

崇州、大邑、邛崃、蒲江和新津一带的方言。它在语音、词汇上都有自己的特征，最明显的不同于“湖广话”的语音特征是入

声独立。在更大的范围上，有这种语音特征的话沿岷江以西一直向南分布，经乐山、宜宾直至泸州地区，再折向东北进入今重

庆市境内
③
。由于水路便利，东南而去的岷江是古代成都、乐山、宜宾等城市经长江进出四川盆地的主要通道，商旅必经，这条

通路称为“南路”。成都的“湖广人”称讲这种当地话的人为“南路人”。在当地人的对方言的认识中，“南路话”与以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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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相当于《中国方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1987）中的“西南官话成渝片”。 

② 随着近年来重庆升为直辖市，行政上与四川省分割开来，一些人开始强调重庆话与“四川话”的区别。从汉语方言分区上说，

重庆话属西南官话成渝片，与成都话同是“四川话”的一部分。 

③ 整个区域约相当于《中国方言地图集》（1987）中的“西南官话灌赤片”中的“岷江小片”。 



 

市区话为代表的“湖广话”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言。 

在过去的四川方言研究中，没有注意到南路话在四川方言中的重要地位。四川大学崔荣昌教授
2①
，曾有多篇文章和专著研究

四川方言及其历史形成。他的观点被许多行内外的学者所接受。崔荣昌（1985）认为：“元末明初的大移民把以湖北话为代表

的官话方言传播到四川，以而形成了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话，清朝前期的大移民则进一步加强了四川话在全省的主导地位，

布下了四川话的汪洋大海。”在他的后期专著《四川境内的湘方言》（1996）“四川方言的形成”一节中说：“我们认为，四

川方言，包括四川官话都是外省移民带来的。”（崔荣昌1996：7）在崔教授的四川方言的划分中，四川话即湖广话，把大片的

属于南路话的方言点归于“湖广话”之下，忽略了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他的看法是，四川原有的汉语方言在元明清以后被

外来移入的方言替代了，四川当代方言的历史只能上溯到明初。 

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根据四川方言调查的资料，我们认为四川和重庆地区仍然成片地存在元明清大移民以前延续下来的

方言，这就是以前忽略了的南路话。我们已经从移民史和方言地理分布的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周及徐2011）。如果我们还能

从南路话与湖广话的语音系统来说明它们内部的不同特点和互不包容的音系结构，就能更有力的支持它们不是从14 世纪下半叶

的同一个原方言延续而来的看法了。下面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讨论。 

 

湖广话和南路话沿岷江、长江地区分布图 

                                                        
①  崔荣昌教授于 2011 年 1 月 6 日去世，时年 72 岁。谨对这位研究四川方言卓有贡献的前辈学者深表哀悼。 



 

注：图中标市县名的地区属四川（只有江津、綦江属重庆），不标市县名的属重庆。 

空白的是仁富小片。为了突出标示其地理位置，岷江作了加粗
3①
。 

二 南路话和湖广话语音特点比较 

都江堰、崇州、蒲江、温江、大邑、邛崃、新津等市县，今属成都市，从西北到西南三面包围着成都，大部在岷江以西地

区，这是南路话最典型的区域，我们称它们为川西南路话。乐山地区在岷江中游，泸州宜宾地区在岷江下游。这些地区联起来，

加上今在川、渝结合处长江以南的江津和綦江
②
，相邻的黔北沿赤水河的赤水市、习水县和桐梓，即是大约沿岷江以西以南的“L”

型南路话地区
③
。 

我们从南路话与成渝话音系的比较中，选择能反映两者音系特点的21 个语音特征，这些也是四川方言中常见的声、韵、调

特点，列举每个语音特点代表性的例字，比较这些特征在川西南路话、乐山话、泸州话、成都话和重庆话中的异同，同时列出

北京话语音作为参照。这些语音特点选择的依据除少数共同点外，主要是南路话与湖广话音系分歧的地方。 

方言语音，川西南路话以都江堰河西话、崇州话、蒲江话、邛崃话、大邑话等5 点，乐山地区以乐山沙湾话，泸州宜宾地

区以泸州话，成都市以成都市区（老派）话，重庆市以重庆市区（老派）话，北京以标准普通话。前7 个地区资料来源于本课

题的田野调查（周及徐2011）
④
， 重庆市区（老派）话以巴县音系（杨时逢1945）

⑤
，北京话以《汉语方音字汇》（北大中文系

1989）。 

各点调类及调值如下：（为避免字迹过小难于辨认，本文声调数值一律不上标。） 

 

南路话与成渝话音系特点比较（为便于了解方言间调类的对应，在以下的列表中用“-1、-2、-3、-5、-7”等表示阴平、

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类）： 

（1）古晓组字-u 韵前读为 f-，其余的韵母前，晓组字读 x-。如： 

                                                        
① 仁富小片话的特点与湖广话和南路话皆不同，初步认为是另有来源，留待以后讨论。又据我们的调查，井研也是南路话区。

本图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9 级语言学研究生张驰绘制。 

② 重庆地区除了与川南相连的江津区和綦江县这一小块地方外，都是广大的湖广话地区。 

③ 大概地说，岷江以下还有相连的川渝黔长江南岸一部分，和黔北沿乌江的一小块地区。 

④ 由于篇幅所限，没有列出我们根据田野调查资料建立的方言点字音表，进一步资料可查看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四川西南地

区方言调查研究》（周及徐 2011）。 

⑤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杨时逢等人 1945 调查，以巴县为重庆语音点，相当于今重庆市中区。见《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上）（杨

时逢 1984）卷首地图。 



 

 

这一特征是南路话与成渝片方言共同的。 

（2）知系声母读 ts-。如（成渝话中的 Ts-舌尖部位比北京话略后）： 

 

这一特征是南路话与成渝片方言共同的。南路话中，也有一些点深臻曾梗摄三等知系开口入声字读翘舌，如：十ʂɚ-7（都

江堰河东话）、直tʂʅ -7（郫县）、尺tʂhʅ-7（新都），十适石ʂʅ-7（泸州）；只出现在这些特定的韵母中，与舌尖前音声母分

布互补。 

（3）泥来母一二等字相混，三四等字区分，形成l-/n- 与 ȵ- 对立。如下表： 

 

南路话（乐山除外）分为两组，重庆话全混。（参见本文第四节第1 条的讨论。） 

（4）臻摄一三等合口端泥精组字失去-u-介音。如下表： 

 

南路话和成渝话同读开口，北京读合口。（参见第四节第2 条的讨论，下条同。） 

（5）蟹摄舒声合口一等端组字、山摄舒声合口一等端泥组字失去-u-介音：如： 



 

 

总起来是：川西南路话读开口，成渝话读合口。乐山、泸州话同成渝话。 

（6）果摄一等帮端系韵母为-u ，见系字为-u/-ɯ/- 。如： 

 

老派南路话果摄一等的主元音是-u，在舌根音后变为展唇的央后高元音-ɯ /-  等。成渝话则全读-o，乐山、泸州话同成

渝话（参见本文第四节第6 条的讨论）。 

（7）麻三精组见系字韵母读-i。如： 

 

南路话读-i，成渝话韵母读-ie（参见本文第四节4、7 条的讨论）。 

“者蔗（也）”读-ai，同蟹摄二等字。如： 

 

这是南路话老派特征。今正在消失，乐山、泸州已同成渝话。 

（8）模韵帮系端组字（老派）读-o。如： 



 

 

南路话这一特点见于老派发音中，蒲江话保存完整。南路话新派模韵读-u，与果摄合流（参见第四节6 条的讨论。） 

（9）咸山宕摄入声一等开口见系（合盍曷铎）读-ə /-e。如： 

 

在宕摄入声，南路话帮端系与见系不同韵，如：作tso-7、各kə-7（泸州）；成渝同韵读-o，如：作tso-2、各ko-2（成都）。 

（10）咸山开口入声一二等帮端系庄组、三等知章组字读-æ。如： 

 

（11）曾一梗二开口入声帮端知见系字读- æ（-ɛ）。如： 

 

上两组字南路话韵同-æ，成渝分别读-ᴀ 和-e。泸州话也分两组，与成渝话相似。 



 

（12）深臻曾梗入声二三等开口庄组（缉栉职麦）读-æ。如： 

     

这组字南路话同上二条，咸山曾梗入声一二三开口帮端知见系字同韵-æ（11、12、13）。成渝话是-e，与曾梗入声一二等

字同韵（12、13 条），不与咸山入声一二三等字同韵（11 条）。泸州话与成渝话相似而保持入声调。（参见第四节5 条。） 

（13）山摄合口三四等、宕江开口二三等入声精组见系字读-io（-iɵ）。如： 

 

南路话只一组-io，成渝话分两组，山 -ye 与宕江-io。成渝话的分组与北京话同，泸州话分组与成渝话相似。 

（14）臻入声合口一三等帮知系端泥组读-o。如： 

 

这组字南路话与山通摄合一入声字韵母同为-o /-ɵ；成渝话同遇摄通摄一等入声读-u。分组不同（参 

见本文第四节6 条的讨论）。泸州话保持入声，韵母有变化。 

（15）臻入声合口三等精见组读-io。 

 

南路话与成都话老派同读-io（-yo），乐山、泸州多读-yu（-iu），近重庆。 



 

（16）深臻曾梗入声三四等开口帮端见系（缉质迄职昔陌三锡）读-ie。如： 

 

南路话读-ie，重庆读- i，两者音类分组不同。乐山同南路话读法，泸州和成都话老派在两者之间（参见本文第四节7 条）。 

（17）深臻曾梗入声开口三等知章组（缉质职昔）字读央元音-ɘ/-ə 或-ʅ 。如： 

 

全部南路话都保持了央、后元音韵，与成渝话读-ɿ 不同。南路话自成一类，而成渝话则与止摄字相混（参见本文第四节8 条）。 

（18）曾梗入声三等合口见系、通入三精组见系（职昔屋三烛）读-io。如： 

 

南路话与成都话老派同-io。重庆话读-iu；泸州在两派之间。 

（19）通摄入声帮知系、端泥组读-o /-ɵ。如： 

 

南路话山臻通摄合口入声字同韵读-o，如“末夺不突木毒”；成渝话遇臻通摄同韵读-u，如“布兔不突木毒”。成渝话与

北京话的分组同。泸州读音的分组同成渝话（参见本文第四节6 条）。 



 

（20）南路话有五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古入声字今读入声调。如： 

 

调值多为中平调。重庆话、成都话入归阳平，是西南官话共同的特点。 

为了方便直接地观察，我们把以上21 条语音特点做成“南路话、成都话和重庆话语音特点比较表”，先对列表的方法作以

下说明： 

（1）以21 语音特点为比较，川西南路话的特点以上节中的崇州、蒲江、都江堰河西话、邛崃的语音为材料归纳，视作一

个方言。乐山、泸州作为南路话在川南地区的代表点。川西南路话与其它方言点与之相似为“＋”，不同为“- ”。 

（2）川西南路话之外，其它方言点之间，如果符号相同，其语音特征不一定相同，可能只是相似或同类。如：16.臻入声

合口三等精见组，川西南路话-io，成都话-io/-y，乐山、重庆-iu，泸州-iʉ/-y，北京-y。前二者为“＋”，后四者为“－”。

又如：13. 深臻曾梗入声二三等开口庄组（涩虱测策），川西南路读-æ，成都重庆-e，北京- 。成都重庆和北京皆为“－”，

有不同，但相似之处是它们与咸山入声一二三等帮端知系字分为不同韵，而南路话是同一个韵-æ。 

（3）同一语音条件中有的方言点有两种以上读法，选择白读音与川西南路话相比来决定正负。如上面的16 条。又如：19.

曾梗入声三等合口见系、通入三精组见系（域疫肃局），川西南路读-io，成都-io，乐山-yo(-io)/yu，泸州-io/-yʉ；重庆-iu，

北京-y/-i/-u。前四者为“＋”，重庆为“－”，北京与所有点不同，为“±”。 

（4）北京语音特点与其它点都不同，属于第三种情况的，标为“±”。如上条。又如：3. 古泥母三四等字读ȵ-，其余泥

来母读n-/l-，川西南路、泸州、成都为“＋”，北京为“±”，北京与其它三点不同。又如：6. 果摄一等主要元音为-u，见

系字为-u/-ɯ/- 。川西南路话-u/-ɯ /- ，成都重庆-o，北京-uo/- 。北京音标为“±”。 

 



 

 

三 南路话和湖广话的相似度 

为了客观地比较南路话与湖广话的语音系统在多大程度上相似，以及这6 个方言之间在语音系统上的相对距离，我们把表1 

中各点的相似条数进行统计后，转化成相应的数值，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它们的相似程度。下面将转化的方法进行说明。 

“南路话与湖广话语音特征及权重数值表”说明： 

（1）语音特点数值：上表1 中，每两点之间，同行同号为1 个语音相似点，“相似特征数”数值积分为1； 

（2）语音特点权重数值：在汉语中，所有声母、韵母和声调出现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某个音位（包括调位）出现频率越高，

它在音系特点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方言特征的表现也越明显。如果一个汉语方言音系中，调类数为5，声母数为20，韵母数为

40，那么在一段40 音节的话语中，每一个声调、声母、韵母出现的概率之比就为8∶2∶1。我们在方言的语音特点的数值比较

中，引入某个语音特点出现的概率因素，目的是使统计数更接近语音特点在方言使用中的实际地位，例如提高声调在方言语音

特点比较中的权重，这与汉语声调特点在方言分区中的重要地位是一致的，也与人们对方言声调的明显的感知是一致的。 

在南路话与成渝等地方言语音特征比较中，引进语音特点出现概率的权重数值，以每个方言平均声、韵、调数为20 个、40 

个、5 个 
4①
，则声母、韵母和调类出现概率之比应为2∶1∶8。表1 中的每两方言点，声母特点相似权重数值记为2（第1、2、3 

条），调类特点相似则为8（第21 条），韵母特点相似则为1（其余各条）。如果两方言点的21 个语音特点都相似，最高数值

积分是31；都不相似则是0。 

按以上方法，每两方言点之间，相似语音特征数值及其权重数值累计如下表（表2）。 

                                                        

① 这里讨论的每个方言的声母、韵母和调类数比较接近，而略有不同。如成渝话和北京话的声调数都是4 个，在说话中出现的

概率会更高一些。这里取近似的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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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表2”中的相似语音特征权重数做成“南路话与湖广话相似语音特征（权重数值）比较表”，如下： 

 

上表中每两两方言间相似语音特征权重数值与最大值（31）的百分比，即是方言间“语音特征相似度”，以此做出“南路

话与湖广话语音相似度表”，如下： 

 

以川西南路话与其他5 个点的21 个语音特征相比较，能反映出这些方言之间相对的语音差别。相似度越大，两方言语音特

点差别越小，方言间关系应越近；相似度越小，两方言语音特点相差越大，方言间关系应越远。表中可以看出： 

                                                        
① 例如：第一行“南路—乐山”栏，“1/2/21；1＋1＋7＝9”，表示加分的是第 1、2、21 条相似（分别是声母和声调），应在

原来的每相似条（已计 1 分）之上再加 1 分、1 分和 7 分，共 9 分。以此类推。加分的只有“1、2、3、21”条，前三项是声

母条件应记 2 分，21 条是调类应记 8 分，所以应分别再加 1 分和 7 分。 



 

川西南路话、乐山话、泸州话的距离近（相似度≥68%），成都话和重庆话的关系最近（相似度=84%），形成南路话和湖广

话的两大方言的分组。 

成都话、重庆话与川西南路话、乐山话的距离远（相似度≤ 35%）。重庆话和川西南路话的关系最远（相似度=16%）。在

一连串相邻的方言中，语音差别越大的方言历史距离越远，所以重庆话和川西南路话应是两大方言分区中各自的典型方言。 

方言间相似度值都没有到达最大（100%），说明川西南路话周围的方言（乐山话、泸州话）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重庆

话周围的方言（成都话）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泸州话既与川西南路话同在一块（相似度=68%），与成渝话的相似度也在58%~48%，说明它是南路话中受成渝话影响较多的

过渡型的方言。 

北京话与四川重庆各方言距离都比较远，距重庆话（相似度42%）近一些，距乐山话（相似度16%）、南路话（相似度3%）

尤其远，既符合于现在通行的方言分区的大的界线，又提示我们，在北方方言内，南路话在方言分区上的距离是大大远于成渝

话的。 

四 从南路话与湖广话的音系差异看它们的历史关系 

比较南路话与湖广话（成渝话）对立的语音特点，川西南路话和重庆话应成为代表。因为，从明清时期由湖北经川东向川

西的移民历史来看，这两个地区大致位于最远点即影响最弱点，和最近点即影响最强点；从我们所分析的方言的地理位置看，

这两个地区处在一连串相邻方言的两端；从前文得出的四川重庆地区方言语音特征的相似度来看，这两个地区的语音特征相似

度最小。所以，我们将川西南路话作为岷江沿岸地区方言语音的代表，将重庆话作为成渝地区方言语音的代表
6①
。从本文第二节

的21 条语音特点中，我们归纳出南路话与湖广话相区别的下述9 条语音特征。并试分析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从南路话与湖广

话（即成渝话）对立的语音特点看，南路话不是湖广话的进一步地演化和延续。从南路话的9 个语音特征可以看到它们的对立

（以重庆话代表湖广话）： 

（1）南路话泥来母洪混细分，区分“泥离”（参见本文二节第3 条），是与《切韵》音系相应的，重庆话则洪细全混，和

三峡东面的武汉话一样。如果根据明清移民语言从东向西覆盖的假设，我们不能解释为何在较早移民的东部地区已经不分了，

为何向西延伸后又反而能分了？更西面的方言点，特别是岷江西南岸区域，无论是崇州话还是泸州话，都是区分的，这提示这

个特征是南路话固有的，不是明清移民音系带来的。乐山话位于东西的中间地带，不分了，应是受东面重庆等地方言的影响。

成都话位于湖广话的西端，区分“泥离”，这是南路话留下的底层。 

（2）南路话蟹山摄舒声合口一等端组（山摄又泥组）字读开口，“对端暖乱”等字读-ei/-an（参见本文二节第5 条）。

初一看，这有点像武汉话语音特点。可是进一步比较，武汉话失去-u- 介音的范围要宽得多，特别是武汉话蟹止摄泥组一三等

字也读开口，如“内雷累垒泪类”。而这些字南路话是读合口的，并不与武汉话一致。所以“对端暖乱”等字读开口的现象，

应该是南路话独立的演变，不与成都话重庆话同，也不与武汉话相牵连。 

（3）南路话果摄一等字多数读-u，遇摄一等字老派读-o、新派读-u（参见本文二节6、9 条）。南路话的果摄一等字的主

元音后高化了，抢先占住了8 号元音的位置，使模韵的主元音滞留在中古的-o 韵原位置（老派），臻、通摄入声字也同样滞留

在-o 位置。新派南路话模韵高化为-u，与果摄一等合流，这可能是强势方言模韵字的影响（参见本文二节15、20 条，又参见

本节第6 条的讨论）。这是一个音系内部元音之间的变动形成的格局。而重庆话的果摄遇摄一等字读-o、遇摄一等字-u 则是与

北京话同样的演变。所以，南路话与重庆话在这一点上的不同，也不是偶然的，是各自的音系内部不同的演变历史形成的。泸

                                                        
①  如前文所述，岷江沿岸地区方言中，暂不涉及自贡为代表的仁富小片方言和雅安为代表的棉雅小片方言。 



 

州话和乐山话在果摄一等字读法上，已向湖广话派演变了，在遇摄一等字读法上，还留有川西南路话旧读的痕迹（参见本文二

节6、9 条）。 

（4）南路话麻三精组见系字韵母读-i，如“姐泻谢爷”，包括泸州话、乐山话在内，南路话至今保持这个读法。（参见本

文二节7 条）南路话音系中另有韵母-ie，例如咸山深臻曾梗三四等入声字，如“蝶接立集”。重庆话中的麻三精见组字读-ie，

是西南官话的普遍的读音，与咸山三四等字同，“斜协”同音，与北京话韵类分组相一致。（请参见本节第7 条。）南路话与

湖广话中麻三精见组字的韵母演变是各不相同的。 

（5）南路话的一大特点是有一大群韵母读-æ 的入声字，咸深山臻曾梗开口入声一二三等字韵母都读-æ，如“答腊白色”。

（南路话另有舒声韵母-ᴀ，如“他麻佳”。）（参见本文二节11、12、13 条）这些字的韵母，重庆话要分别读成低元音-a（咸

山一二等）和半高元音-e（其余），这是沿袭中古音的区别，也是西南官话中的普遍情况。这些在《切韵》中主元音分别为低、

中、高的韵在南路话中合并成一个次低元音，我们尚不清楚其演变的过程。但是，显然南路话的这种演变与东面大片的成渝话

（如重庆话）没有沿袭的关系。湖广话保持了西南官话普遍的-a 和-e 的两分，而且南路话合并成了一个特有的入声韵的-æ，

与成渝话形成明显的不同。 

（6）南路话的又一大特点是有一大群韵母读-o/ -io 的入声字（变体-ɵ/-iɵ），山臻曾梗通合口和宕江开口入声字大部分

韵母读-o/-io。值得注意的是，南路话遇摄一等和山臻通摄一等合口入声字的韵母同是-o；成渝话却是臻通摄一等合口入声字

读-u，而山摄读-o。“拨/不”、“夺/毒”，在南路话同音，而在成渝话不同音。成渝话分组与北方官话相同，而南路话的分

组却不一样。南路话与重庆话的这个差别不能用相互延续的演变来解释。我们认为，山、果、遇、臻、通摄入声的这几个韵的

演变可以这样解释：湖广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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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话的演变中，入声尾失去较快，通臻摄的入声韵与模韵较早地相混了；而果摄高化相对慢一些，第一步到了o 的位置，

为模韵的高化为u 留出了空间。 

南路话变化： 

 

                                                        

① 语音演变的时代，除现代以外，其余的两个时期与语音变化的对应不是绝对的，下面的构拟只是表示出现过这些变化过程。 



 

南路话的变化中，入声尾失去较慢，只是山通臻入声相混，保留了入声韵与非入声韵的区别，至今保留了入声调（和一部

分韵）；而果摄的高化则很快，占住了-u 的位置，使模韵的-o 停滞在原位。以上演变构拟大致能说明湖广话和南路话这几个

韵摄分组不同的原因。 

（7）南路话深臻曾梗入声三四等开口帮端见系读-ie，如“集笔力激”等字。重庆话和北京话在音系分组上有个相同处，

就是：咸山摄三四等开口帮端见系入声字读-ie，深臻曾梗摄相应字读-i 。这是从中古音系继承下来的区别，而南路话不同于

这个区别，咸山深臻曾梗入声三四等帮端见系字同音，如“接结集节极积”音tɕie（参见本文二节17 条）。湖广话和南路话中，

麻三精见组字和咸山深臻曾梗入声三四等开口入声的演变可以这样构拟： 

湖广话的变化： 

 

 

成渝话中，入声尾失去较快，咸山的入声韵与麻三的阴声韵较早地相混，深臻曾梗摄的入声韵和止摄的阴声韵较早地相混，

保留了两类元音的区别，继而连入声调也归入阳平；而麻三与咸山摄入声三四等字合流为-iɛ 后，高化停止，成为现代的-ie。 

南路的话变化： 

 

南路话中，入声尾失去较慢，入声调很明显，以致咸山深臻曾梗元音同化为一，保留了与阴声韵的区别，至今保留了入声

调；而麻三的高化为ie 后，没有同类合流的限制（因为咸山还是入声-iɛʔ），畅通无阻地继续高化，与止摄合流成为现代的-i。 

（8）南路话深臻曾梗入声开口三等知章组字读央元音-ɘ/-ə 或-ʅ，如“十侄直石”。（参见本文二节18条）在湖广话，这

些字韵母读-ɿ，与止摄的非入声字相混了，如“时十石”、“雌池迟词持赤尺”同音。而南路话却分得很清楚，声调和韵母都不

相同。如果用明清移入的湖广话覆盖四川方言的观点，何以解释为何这些原在湖广话同音的字在南路话又分开了，而且分得合

于古入声系统？ 



 

（9）南路话中古入声字今独立成调，所有的南路话都是这样。（参见本文二节21 条）重庆话和成都话等则表现了西南官

话的特点：古入声字读阳平调。同时还要注意，不仅仅是把南路话的入声调值改过来就成了湖广话，如上所述，南路话中的这

些入声字韵母读音也成系统的不同于成渝话。南路话和成渝话在声调系统上的差别，至少要追溯到中古音系。 

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弄清后，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们的互相影响。 

南路话的语音对湖广话的影响，可以从它邻近的成都话观察到。例如，成都话中泥来母洪混细分，这本是南路话的特点（参

见本文二节3 条）；又如，成都话（老派）深臻曾梗入声三四等开口帮端见系读-ie，这也是南路话的特点（参见本文二节17 条）；

这些都是南路话在成都话中留下的底层。所以，没有这些语音特点的重庆话才应该是湖广话的典型。 

湖广话对南路话的影响则比较晚近。例如，乐山话的泥来母字不分（参见本文二节3 条），应该是重庆话的影响；泸州话

区分“绝月/脚学”（参见本文二节14 条），、“橘屈”读tɕyʉ44（南路话这6 字同音-io，参见本文二节16 条），也应是重

庆话的影响。由于成都市的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南路话受其同化，例如：南路话的旧音“蔗者”读tsai，模韵字读-o，麻三

精见组字读-i，在当地青年口中这些字的读音正变得与成都话相同。这是南路话正在丢失原有的一些语音特点。 

总之，南路话与湖广话（重庆话为代表）的语音差别，音系中声、韵、调无论是分还是合，都是各自相承于（比《切韵》

略晚的）中古音系的，是以中古音类为条件的。南路话并不表现出它是湖广话的分支，或者相反。南路话和湖广话两片方言音

系内部结构的不相包容，这个现象很有力的说明，南路话不是明清之际“湖广填四川”带来的湖广话在川西南地区演变的结果，

南路话应是元末以前的四川本地汉语方言的后裔。 

根据南路话的特点，我们建议将它从现代汉语方言分区中的西南官话中划出。南路话应与江准官话一样，成为汉语北方方

言的又一个次方言，可以称之为“岷江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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